
次洛自从知道远方有
一条通天河，也就知道了通
天河畔还有一座晒经石。
有一段时间，他一直

纠结于唐僧师徒取经返
程，却在通天河遇险的故
事。“这个观音菩萨也太怪
了，干嘛非要凑够九九八
十一难呢？”次洛对此
十分不解。“再说了，
即便是要凑够八十一
难，为啥不凑个别的
什么，偏要让他们好
不容易取到的佛经掉到水
里呢？”次洛愤愤不平地对
我说。说这话时，他的语
气里充满了对唐僧师徒的
担忧：“他们取来的经书全
部都捞上来了吗？没准儿
还有没捞上来的呢！”次洛
说着，很惋惜地摇了摇头。
“这只是一个神话故

事，不要当真，历史上不一
定真的发生过经书掉到水
里又捞起来的事呢。”看着
次洛认真又执着的样子，我
拍拍次洛的肩膀，安慰他。
“怎么可能，唐僧喇嘛

取经的故事是真的！”次洛
却和我较起真来。他圆睁
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的
眼睛，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有
一束火苗，咄咄逼人。我躲
开他的目光，没和他说话，
打开课本和作业本，开始写
我的作业。次洛见我不说
话，也开始低头写作业了。
那是我们放学回家后

的一个夜晚，次洛写作业遇
到不会写的，就跑到我家来
问我。我们做着作业，自然
而然，便聊起了《唐僧喇嘛
传》。没想到，却把天给聊
死了。我们各自写着作业，
谁也没有说话，两个人都觉
得很尴尬。半晌后，还是次
洛率先打破了沉寂。
“唐僧喇嘛他们取来

的那些经书，现在放在什
么地方？”次洛忽然问我。
我从作业本上抬起头，看

着次洛，想了想说：“听我
阿爸说，放在西安的大雁
塔里。”我说：“大雁塔就是
为了存放唐僧喇嘛取来的
佛经而修建的。”
“这样说，那应该完好

无损啊！”次洛眼里的火苗
重新燃烧起来，他的声音提

高了许多。“……”他的话却
把我噎了一下，“我不知道，
我没见过。”我怯怯地说。
“将来咱们长大了，就

去西安看看！”次洛说，“如
果是掉到水里再捞出来的，
哪怕晒干了，也是可以看出
来的。”次洛的眼睛里依然
充满了火一样的热情。
“那个，那些经书，那是

特别特别珍贵的文物，应该
不让咱们看的……”我字斟
句酌地说。“啊！”次洛大叫
了一声，“那些书就原封不
动地放在那里，谁都不能看
吗？”我看到次洛眼睛里的
热情就像燃烧成灰烬的牛
粪饼一样熄灭了。
“那个，我听我阿爸说，

那些经书取来后，唐僧喇嘛
又把它们翻译成了汉文，汉
文的可以看到。”为了不打
击次洛的热情，我又字斟句
酌地说：“如果不翻译，那些
经书谁也看不懂啊。”

“《唐僧喇嘛传》里咋没
说这事儿呢？”原来，次洛只
知道唐僧喇嘛西天取经的
故事，却不知道他翻译佛经
的事儿。“也就是说，唐僧喇
嘛不但取来了经书，还把它
们翻译成了汉文啊？”次洛
问我。“是的。”“唐僧喇嘛
真厉害！”次洛伸出大
拇指说。说完，他忽
然想到了什么，便把
摊开在他前面的课本
和作业本合上，煞有

介事地跟我说：“你汉文也
好，藏文也好，学习这么
好，你将来也做个翻译吧，
就像唐僧喇嘛一样！”
“我怎么能和唐僧喇

嘛比啊！”“你就是我的唐
僧喇嘛啊，将
来你翻译的
书，虽然我们
不能带到大
雁塔里去，我
们就把它带
到通天河边
的晒经石那
里。”
“你是先

把书扔到通
天河里，再捞
出来晒在晒
经石上吗？”
我开玩笑地
说。“不是，我
要供奉在晒
经石上。”次
洛认真地说。

龙仁青

晒经石上晒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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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风投、投资行业做职场
剧的选择，这是将利益面前人
性的高下辨析得更清晰，将品
德优劣的对比映衬得更犀利。
电视剧《蔷薇风暴》中，“钰橡

投资”的江一笛与财经杂志《中商
浪潮》的主编谢琳慧是同一种人，
靠能力才智、职业信仰立足于职
场。“华科远见”手术机器人项目、
“华科远见”在现代医疗行业的前
景，倾注着项目经理江一笛的心血
与感情。“华科远见”的创始人张宏
达是她的师傅，也是她的偶像。正
直热情的张宏达是理想主义者，而
江一笛也是。在同行们要挣大钱
快钱时，她对风投的理解是：“支持
有创业理想又资金困难的企业。”
当张宏达被吴跃霆做局，受

资金断裂与走私内幕暴露的双重
打击而自杀后，江一笛也从公司
辞职。如果说处于公司中游的江
一笛在项目考验、上司多变的情
形下仍能元气满满、超然自在令
人赞叹之外；那么谢琳慧因遭部
下吕健的嫉妒使坏，突然被辞去
辛苦工作了15年、建立了专业权
威的《中商浪潮》主编一职，仍风
度不减、意志不沉，也是令人钦佩
的。昨日叱咤风云，今日跌入凡
尘，职场那种对女性的伤害，因为
她们的不以为意反而凸显。
闺蜜苗总把“浦杭创投”的董

事、元申东方科技的大股东沈宗玉
介绍给谢琳慧，两人一见如故，刚
开始聊议沈想创办女性论坛的事，
谢琳慧突然接到妹妹出状况的电
话。在别人，这是个与炙手可热的
“大资本”结缘的好机会，谢琳慧却
匆匆告辞。世情往往如此：无心插
柳柳成荫，淡泊明志志更达。沈宗
玉依然欣赏谢琳慧的才干与人品，
投资并做大《中商浪潮》，请谢琳慧
做线上的新媒体主编。“投
资就是投人。”
与江一笛的孤军作战

不同，谢主编的身后还有
她的丈夫，能力卓越的周
杭。那些眼神混浊的职场权力老
男人中，只有男神周杭的眼神是
清亮的。清亮，显示着他为人的
正常，从业的正常。风投行业的
价值、效率与魅力也在这种清亮
中体现。谢琳慧的理想主义，与
周杭的现实主义，也终会发生冲
突。现代社会没有美满之说。
对于江一笛这样的单身女性，

她的身后可没有周杭与次周杭。
连帽卫衣、短裙、运动鞋，高束的马
尾辫给予她永远在路上的动态
感。高叶接演这个角色，从《狂飙》

中的大嫂，到如今的年轻姑娘，是有
超龄装嫩之感。但演着演着，你相
当认可这个大大咧咧、内心有情
怀、豪爽又细心、人缘超好的一笛。
她肯定是赢的一方。她对新上司于
时有点心动。明明喜欢对方，可于
时却只愿说：“我在意过你。”网友诟
病留美归来的于时的“装”。“装”是
因为缺乏底气，如果赚钱是职业的
唯一目的，那个眼神肯定是飘忽、探

询、犹疑、躲闪的，达到目的
又是咄咄逼人的。他练剑
术也是装，他的人生之敛不
知该如何发力。事业？爱
情？优秀下属？超前项目？
细细琢磨，正是因为“超龄”带

来的阅历，较之嫩者演嫩，高叶对
人物深刻的理解帮助她演出了年
轻活泼的神韵。外热内冷，弱势持
强，这符合投行区别于别个行业
的，对人心理素质好与否的考验。
高叶以某种老辣，演出了醇厚的清
纯、率真的胆略。节奏到位，映入
人心。其喜其悲得人共鸣。
而主演电影《误杀》，经受过大

银幕历练的谭卓，难得的沉稳，使
角色栩栩如生。独立能干又重情
重义，正直磊落又温婉妩媚。她的

霸气与强势从来不在表面。“谁
也超不过她们”——在稍嫌面
面俱到、有时情节拖沓的风投行
业故事中，双女主灼灼发光。
对手之间可以联手。出卖勾结

随时演来。基于利益瞬间变脸……
不能左右大局的江一笛与谢琳慧
像两股忠诚专一、坚韧骄傲的清
流。看看男人们与江一笛、谢琳慧
对张宏达的感情，就可以反衬出男
人们包括周杭的无情。才女谢琳
慧靠的是才，而周杭也像精致的利
己主义者一般，重视有利自己上升
的高层人脉。而谢琳慧与江一笛
站在利益之门的外面，始终纯粹。
你将如何面对资本？握有大

权的主管男、上司男也是资本。
剧中有这一类职场上的小三，和
潜伏状态的小三。一时风光，难
掩内心沧桑。她们与想挣快钱的
那些资本大佬一样，男性的狰狞，
在女性则是落寞。谢琳慧与江一
笛，对于陷害她们的两女，不约而
同的表现，也体现了编导崭新的
立场：让她们自生自灭自己转场，
讨伐与批评都不值得。前进与发
展的吸引将抵消一切对劣质事物
的追究与消耗。
谢琳慧眼神骄傲，走得我行

我素；江一笛笑得亲和，实战绽放
理想。她们是资本风暴里开得灿
烂夺目的美丽蔷薇。

南 妮《蔷薇风暴》中的两种女性
又到春节，亲朋好友间的彼此“投喂”又多了起来。

每打开一个包裹，心中仿佛就又绽放了一朵礼花——
“砰”的一声，幸福四溢、绚烂甜蜜，尽扫一年的风霜雪雨。

这一次的“砰”，来自遥远的边疆雪域。艺术家好
友将她亲手制作的“江影溏心龙井卤蛋”装了满满两
盒，然后派“巴旦木”“和田枣”“枸杞子”作为护花使者，
上下左右、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同入箱，完美无缺地速
递到了上海我的手中。揭盖的一瞬间，
温柔独特的茶氤卤氲和着清清泠泠的雪
花气息扑面而来，眼、耳、鼻、舌、身、意，
齐齐被唤醒；迫不及待地剥开一颗、置于
掌心，像观赏文物一样仔细观赏，果不其
然，仍有独一无二的花纹印在琥珀般的
蛋上；再轻轻从中间掰开，似凝非凝的溏
心便如蜡梅吐蕊般缓缓舒展开来……
我点开微信，说：“谢谢吾友，收到了满满的温情和

年味，喜欢吾友将生活过成艺术。”好友回我一个开怀大
笑，说：“就是为了和你分享我的拿手蛋。”我也大笑，回
复她：“我的幸福蛋。”很快，一段长长的语音发了回来，
好友说：“林紫，你知道吗？我发现啊，我和你分享一件
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的趣味本来是1分，和你分享完
了以后，它会变成6分，变成8分，变成10

分，让我很有幸福感。可是，生活中好像
越来越多的人不会接收分享了，大家似
乎越活越失去了兴致，再有趣的事情分
享给他们，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感受和
回应。我真是觉得很遗憾，如果人没有了精神层面的鲜
活感，那生活该有多枯燥、多乏味呢？如果人与人、人与
自然、人与自己之间，都失去了感受力、共享力，都无法
同频相通，那又怎么可能有幸福感呢？”我隔空频频点
头。物质世界日益丰富的当下，几颗糖、一套新衣就可
以激活的“过年啦”的快乐感，几个伙伴、一串鞭炮就可
以加固的“好朋友”的认同感，几桌家宴、一台春晚就可
以实现的“团团圆圆”的归属感……都到哪里去了呢？
每年春节前，都会有年轻的来访者前来咨询“回家

过年”的苦恼。他们说，不是不想回家，可是实在不知
道如何应对爸妈——好心好意买了礼物想孝敬他们，
可是换来的常常是一顿数落：“你又乱花钱！”“这有什
么好！”“朋友都不谈、买东西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当所有的分享都被如此拷问之时，那

一颗颗原本热乎乎的分享之心，便只好在越来越现实、
越来越物化的生活里偃旗息鼓、缴械投降，日益委顿冰
冷了下去。感受不到彼此的感受，卤蛋就只是卤蛋而
已，这样飞越千山而来，又何苦、何必？
其实，面对亲友间的真诚分享，不带功利评判、敞

开心扉的“受”，与不带功利目的、敞开心扉的“施”一
样，都是美德。而要养成这样的美德，需要在我们的精
神花园里、开辟一方小小的天地，在那里，种梦想，种情
谊，种信念，种一颗又一颗小小的“幸福蛋”。
愿你这个春节：幸福满满。

林

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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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温州美食界的
“顶流”，非灯盏糕莫属。
这种扁圆形油炸小吃通体
金黄酥脆，不但外形酷似
旧时的菜油灯盏，连气韵
芬芳也颇有几分相似。
旧时，春节前后，看戏在村

里是一个雷打不动的项目。我
们小孩子虽然对看戏无感，但
对这种热闹场面是趋之若鹜
的。戏台外面自然少不了灯盏
糕。两元一个，按当下时髦语
言来说就是“吊打”一众零食。
在寒冬腊月里，暖手暖胃

又暖心的特征赋予了这份小吃
更多的吸引力。灯盏糕师傅本

是我们村的理发师。村子不大，
顾客不多，所以生意时断时续。
“多门手艺，多个铜板。”他是特意
去城里拜的师，不仅自食其力挣
钱养家，还能给顾
客带来舌尖和心尖
的双重满足。
师傅边聊边

做，丝毫不耽误生意。他舀起面
粉汁，熟练地一抖，掐好分量，将
勺子没入油锅，煎上几秒，待粉汁
渐渐成形，用汤匙舀入白萝卜丝、
瘦肉丝为馅料，又浇上一层粉汁，
再入锅，煎至金黄，两张面皮浑然
成一体。油锅里的热气在滋滋声
的助攻下，升腾弥漫，向等待的顾

客传递着温暖。出锅的灯盏糕一
上沥油的钢丝架子就被“秒抢”而
空，那一刻，等候的队伍有多长，
时间就有多慢。然而，这分秒流

逝的时间在等待
中默默转化为美
味，继而让人抬
升了期望值，最

后在师傅的“小心烫”的叮嘱声中
得到了兑现。他就像个慈祥的长
辈，唠叨声中有温情。我怎么会
怕烫呢？拿到灯盏糕的那刻，我
一手拨开拥挤的人群，一手拿着
灯盏糕大快朵颐，嘴里的热量渐
渐漾开，仿佛能温暖全身，助我抵
御冬日里乡间的寒气。

关于灯盏糕的起源，一说是刘伯
温义军的联络暗号，另一说是清朝光
绪年间陈氏两兄弟在古城东门设摊
贩卖灯盏糕为生，从此开始流传。不
管是哪个说法，都从侧面印证这道美
食广受欢迎，经久不衰。如今，它已
跻身市级非遗美食之列，外观还是那
副金黄的躯壳，灵魂却更丰盈了：馅
料有猪肉、牛肉、羊肉、蛋黄、虾仁，甚
至鲍鱼，每种口味对应不同的价格。
大街小巷，一个三四平方米的空
间就足以支起一个小铺，升腾
的热气，温暖了来往的顾客。
灯盏糕，无愧其名，它就像一
盏盏明灯，点亮大街小巷，抚
慰千万人的心。

章忠建灯盏糕

西风，一个甩开大脚
丫的乡下女人，奔跑着越过
田野。无形的手拂过江河
琴弦，挠醒稻穗、高粱的酣
梦；摇响拨浪鼓似的累累豆
荚。那疲惫而略显沙哑的
声音，就像妈妈在呼唤我们
的乳名。当我梦回家乡，在
夕阳下徜徉时，那声音又爆
裂出无数顽皮的坏笑，化作
一张张天真的脸。
跨出校门，书包一扔，

广阔的田野是我们的世
界。晚稻开镰了，母亲们的

腰累成一张张弓；父亲们被
沉重的担子压得疾步如
飞。田野里空荡荡的，太阳
抚慰着大地这个刚分娩的
产妇，露出疲惫而欣慰的笑
容。我们斜背着棉花袋，捡
拾遗落在田里的稻穗。奶
奶说过：一粒米七担水。那
是庄稼人的汗水呐！我们
将捡拾来的稻穗一一过磅，
上缴给生产队。看到脱粒
后的稻谷，垒成小小的金字
塔时，一股暖流从心里流
过。因为其中也有我们小
小的一份。吃上第一顿新
米饭时，感觉特别的香糯，
因为其中也有自己的劳动。
稻谷都登场后，只剩

田埂上的大豆了。那都是
黄豆和踏扁青豆。整块的
农田要种粮食，农民舍不得
占用，那就利用田埂和杂边
地。稻子收净后，那些大豆
特别醒目。曾经的它们并
不起眼，花或白或粉，小如
荞麦花。刚饱绽的豆不像
蚕豆可以生吃。而当成熟
季节，秋风一吹，那叶片煞
是好看，远远看去，一片金
黄。放学回家的路上，耐不
住寂寞的我们，边走边一路
撸过去，那干爽的豆荚发出
哈哈的笑声，一路跟随，像

被挠痒了似的。冷不丁会
有豆荚再也忍不住了，“啪”
的一声爆裂，弹射到哪个泥
巴下躲起来，怎么也找不
到。待来年，那里就冒出一
棵豆苗，疯疯地长。
豆萁被连根拔起，摊

晒在场地上。在破碎的连
枷声里，大豆宛如挤在屋檐
下的我们。豆萁被捆起来，
那是耕牛过冬上好的饲
料。嘴馋的我们，想着炒豆
子吃。奶奶说，那是队里
的，我们去捡拾吧，收割时
总归有遗落的。我们于是
像拾稻穗般在田埂上逡
巡。不日，隔三岔五，我们
的口袋里就有解馋的炒黄
豆了。家里用黄豆换水豆
腐，一斤豆换三斤水豆腐，

划算。晒在篱笆上的鸡嗦
子干了，就灌上几粒黄豆，
做成拨浪鼓。于是我们摇
着拨浪鼓，去镇上换豆腐。
这个季节，原野上的

野果都过时了，只有山芋还
在泥土中。山芋用铁鎝翻，
或用牛犁。我们跟在犁铧
后面，捡拾被犁碎的山芋，
或拇指般粗的山芋脚。我
们跟在犁铧后面，许多白
鹭、灰鹭跟在我们后面，我
们找山芋，它们寻觅被犁铧
翻起的虫蚁，吃饱后，才有
力气飞到南方去越冬。
冬天没什么解馋。记

得奶奶说，牧场蔬菜田里的
西瓜菜根可以吃。我们趁
割草，用镰刀挖，然后削皮
吃。那根又硬又有草腥味，
一点都不好吃。我告诉奶
奶后，她说，要等待下过几
场浓霜后才行。在太阳融
化了皑皑浓霜的早晨，许多
人都拿着篮子挖西瓜菜
根。果然，经霜后的根是甜
的，味道像大头菜。许多年
后我才知道，它们是为了抵
御寒冬，才分泌出糖分的。
在这样的季节，当我

看到田野上的大豆，就想起
属于这个季节的事。我们
比起上一代来是幸运的，我
们像父辈一样，从不睡懒
觉，我们始终相信，只有通
过奋斗，才能获得幸福。像
西瓜菜根一样，即使条件再
严酷，也要分泌出甜来。

汤朔梅

当豆荚摇响我们的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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